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〈玉人牧駝〉舊藏於養心殿，原本是一件清宮收藏的「玉駱駝」，但是乾隆

皇帝下令為其配置「玉人」、「木座」與「玻璃楠木匣」，並在底座刻上〈詠玉人牧駝〉御製詩，

最後安排陳設於養心殿的博古格，可見〈玉人牧駝〉是一件頗受乾隆皇帝喜愛的玉器。

談院藏〈玉人牧駝〉

▌張志光　

圖1　玉人牧駝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故玉0040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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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　　有學者統計乾隆皇帝一生作詩超過四萬多

首，1故宮退休的玉器研究人員鄧淑蘋研究員與

張麗端副研究員曾經整理有關玉器的御製詩，

從《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》（以下簡稱《御製

詩集》）中篩選與玉器相關的御製詩，初步統

計約有 876首，2而可以比對出來刻有御製詩的

玉器，大部分收藏於兩岸故宮。本文介紹的主

角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〈玉人牧駝〉（圖 1），

其底座即刻有乾隆二十三年（1758）的〈詠玉

人牧駝〉御製詩。3（圖 2）

　　如圖 1所示，院藏〈玉人牧駝〉是一組由

三件物品構成的玉器，分別是：「玉駱駝」、「玉

人」以及「木座」。原本是一件清宮舊藏的「玉

駱駝」，但是在乾隆二十二至二十三年（1757-

1758）間，乾隆皇帝為其配置「玉人」與「木

座」，並下令在底座刻〈詠玉人牧駝〉詩。而

這個配置成組的過程，經由梳理《清宮內務府

造辦處檔案總匯》（以下簡稱《活計檔》），

可以看到乾隆皇帝參與設計製作的相關記載，

顯示〈玉人牧駝〉是一件乾隆皇帝監製、有著

乾隆皇帝品味的藝術作品。4

　　由於組裝〈玉人牧駝〉與〈詠玉人牧駝〉

成詩的時間正值「大小和卓之亂」事件發生，

此玉器的主題和御製詩的內容又恰與西域胡人

相關，御製詩也隱含了乾隆皇帝對西域氏族的

態度。因此，〈玉人牧駝〉或可視為乾隆皇帝

在「平定回部」過程中的一個心情紀錄。以下

從〈玉人牧駝〉的貯藏地點、組成脈絡與〈詠

玉人牧駝〉詩來介紹這件文物。

院藏〈玉人牧駝〉的貯藏地點
　　〈玉人牧駝〉的文物統一編號為故玉

4079，點查號為呂－一七九○－ 20。「故玉」

是本院文物的統一編號前 2碼，分別代表文物

的來源與材質；「呂」字號為點查號的第 1碼，

是民國十四年（1925）點查養心殿物品時所使用

的編號。依據《故宮物品點查報告》第六輯，5 

點查號為呂－一七九○－ 20的物品，其品名為

「漢玉駱駝」及「漢玉人」，而這個點查位置

就在養心殿的博古格。6

　　經過比對《清宮陳設檔案》嘉慶七年

（1802）十一月「養心殿東暖閣博古格陳設」

資料，當中有一筆紀錄為：「漢玉人一件，漢

玉駱駝一件。紫檀木連座，上刻御題」，可能

就是院藏〈玉人牧駝〉，7此描述與道光十九年

（1839）養心殿陳設檔案的紀錄相同。

圖2　 清　高宗撰　《御製詩二集．詠玉人牧駝》　國立故宮博物院
藏武英殿刻本　取自《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》，冊4，卷78，頁
49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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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從上述資料推測，〈玉人牧駝〉在嘉慶、

道光到民國十四年故宮成立期間，可能都陳設

於養心殿的博古格。

院藏〈玉人牧駝〉的組成脈絡
　　〈玉人牧駝〉分別由「玉駱駝」、「玉人」、

「木座」，三件物品組成，如前所述，後二者

都是清宮配製，「玉駱駝」則為宮中原有。

　　「玉駱駝」如圖 1-a。此件雙峰、立姿玉駱

駝以青白夾大片灰黑的閃玉製作。閃玉的礦物

學名為 nephrite，中譯名也有軟玉、透閃石軟玉

或和闐玉。本器或因玉料所限，駝峰扁矮。直

頸昂首，雙眼凝視前方，四足立於方勝形片狀

圖3　 唐　玉駱駝　天津博物館藏　取自《天津博物館藏玉》，頁
137。

圖1-a　玉人牧駝　明　玉駱駝左面、右面及底部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81
故
宮
文
物
月
刊─

454 

玉座。座底刻〈詠玉人牧駝〉

詩正文、乾隆戊寅御題、篆書

陽刻「乾」字圓印與陰刻「隆」

字方印款。

　　〈詠玉人牧駝〉詩序：「漢

玉駝，蓋炎劉時物也⋯⋯」，

然而有學者研究乾隆皇帝御製

詩中的用詞，以及所詠的實

物，認為御製詩所稱的「漢

玉」，不一定就是指「漢代

的玉器」。8明清時期文人喜

好古玉，明人筆記小說大多只

稱「古玉」，到了清代則經常

將器表布滿褐紅色的玉器稱為

「漢玉」，有學者懷疑是因為

統治者為滿族，當時以「漢

人」、「漢字」區別「滿人」、

「滿文」，或因此而用「漢玉」

一詞指稱「漢人的古玉」。9

　　從御製詩可知，乾隆皇帝

認為「玉駱駝」是漢代作品。

不過今日因考古發掘而讓大家

大致認識漢代玉雕動物的風格

特徵，如前所述圖 1-a的玉駱

駝神情木訥，缺乏生動感。四

條腿簡琢似彎柱，未能適度表

現肌肉的力度與偶蹄的結構。胸、腹、腿上佈

滿寬深陰線表現的駝毛，這種寬深砣具痕頗具

明代風格。

　　另外，可能完工後全器曾被浸於高溫的黑

色染劑中，因此，不但加深玉駱駝頭頸至胸前

原本的灰黑色度，染劑也沁入原有的深淺裂璺

中，填塞進入表示毛髮的平行陰紋裡。這種將

成品整個煮染的工序，也是明晚期流行的仿古

技法。綜合造型、雕工及染色現象，可暫訂此

件「玉駱駝」或是明代晚期作品。

　　天津博物館藏有一件被定為唐代的「玉駱

駝」（圖 3），10與院藏的明代「玉駱駝」十分

相似，差異在於該器之玉座形狀呈 8字形，玉

色與受沁程度不同。但是透過技法風格判斷，

可能也是明代之物。

　　圖 1-b的「玉人」為黃白色沁褐色之玉人立

圖1-b　玉人牧駝　清　玉人正面、背面及底部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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像，頭戴尖冠，冠帶沿耳前垂下繫於頷下，雙

手交握於腹前。腦後辮髮上綰，包入冠內，身

穿大袖長袍，下擺呈曲裾，鞋足露出袍外。人

像立於菱形片狀玉座上，座底刻〈詠玉人牧駝〉

詩序。北京故宮藏有一件戰國〈玉人〉（圖 4）

與本器造型十分相似，11差異在於該器的袍底沒

有露出鞋足，且沒有片狀玉座，玉色與受沁程

度不同。從二件玉人的外觀造型相似度，以及

乾隆二十二至二十三年《活計檔‧如意館》的

紀錄，院藏〈玉人牧駝〉的「玉人」有可能是

參考北京故宮藏的戰國〈玉人〉所仿製。

　　圖 1-c的「木座」為長橢圓形雕劍葉草叢紫

檀木座，在《活計檔》紀錄中稱之為「草墩座」，

座底以錯金銀工藝裝飾〈詠玉人牧駝〉詩序、

詩正文、詩註、乾隆戊寅御題與「朗潤」閒章款。

　　乾隆皇帝經常為其收藏的文物進行重新包

裝，或刻御製詩文，或配以木蓋玉頂，或是製

作木座等裝飾。透過梳理《活計檔》的資料與

實物以及御製詩相互印證，看見乾隆皇帝組裝

〈玉人牧駝〉的經過。

　　筆者爬梳《活計檔》資料所見到「玉人」

或「玉駱駝」的資料不只一筆，但是如何確定

哪些資料可能與院藏的〈玉人牧駝〉有關？如

圖 1院藏的這組〈玉人牧駝〉，是由「玉駱駝」、

「玉人」與「草墩座」三個單件組成，所以當「玉

駱駝」和「玉人」或「草墩座」同時出現的檔

案資料，應該具有較強的關連性，但也不能排

除這些資料與〈玉人牧駝〉無關。由於〈詠玉

人牧駝〉成詩時間是乾隆二十三年，和「玉駱

駝」、「玉人」或「草墩座」同時出現在乾隆

二十二至二十三年《活計檔》的時間相當接近，

因此，筆者推測這段時間《活計檔》資料指稱

的「玉駱駝」、「玉人」或「草墩座」可能就

是院藏的這組〈玉人牧駝〉。

圖4　 戰國　玉人　正面　背面　北京故宮博物院藏　取自Liu, Yang and Edmund Capon. Translucent World: Chinese Jade from the Forbidden City, 
76-77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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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〈詠玉人牧駝〉詩序：「漢

玉駝，蓋炎劉時物也，命玉工

製人立其旁，儼如司牧狀。」

（見圖 2）由此可知〈玉人牧

駝〉的「玉人」是乾隆皇帝下

令製作。

　　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）《活

計檔‧如意館》紀錄，五月

六日由太監胡世傑交漢玉駱

駝、漢玉人、漢玉虎各一件，

並傳旨「⋯⋯將玉虎照漢玉人

臉相，改做人一件，配在駱駝

一式，⋯⋯著做陳設供各畫樣

呈覽，欽此」。12於本月七日

將紙樣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後，

「奉旨照樣准做⋯⋯，漢玉虎

改做人一件，⋯⋯著如意館成

做⋯⋯」。從「配在駱駝一式」

的線索，說明《活計檔》紀錄

的「玉人」很可能就是本文圖

1-b「玉人」，而且是由「玉虎」

參考既有的「漢玉人」改做而成，其參考的對

象可能就是北京故宮藏的戰國〈玉人〉。（見

圖 4）

　　同年《活計檔‧如意館》十一月初一紀錄，

太監胡世傑再度傳旨：「⋯⋯漢玉虎改做玉人

配駱駝一式，俱做石樣呈覽，准時再做。欽此」。

十一月二十九日催總德魁將石樣和紙樣持進呈

覽，獲得旨意：「奉旨照樣准做，俱交蘇州織

造安寧處成做，得時連樣呈進。欽此」。後記，

翌年乾隆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，郎中白世秀、

員外郎金輝，將蘇州織造安寧送到的玉人和石

樣紙樣，交太監胡世傑呈進，訖，完成「玉人」

的製作。

　　從《活計檔‧如意館》紀錄不難推測，原

先乾隆皇帝是希望由「如意館」製作「玉人」，

但不知何故，改而轉交「蘇州織造」來成做。

工序由原先看紙樣准做的方式，改成紙樣與石

樣並呈奉准再做，形成由「乾隆皇帝下令」、「如

意館設計」、「蘇州織造成做」的製作模式。

　　檔案中也有配置「草墩座」的紀錄。根據

乾隆二十三年《活計檔‧匣裱作》三月二十八

日的資料，13皇帝下令為「漢玉人一件」與「漢

玉駱駝一件」著配「草墩座」。而且皇帝不僅

先看樣稿設計的好不好，還要求製做的細節。

於四月二日郎中白世秀、員外郎金輝將「漢玉

駱駝一件，配得草墩座樣，持進呈覽，奉旨著

圖1-c　玉人牧駝　清　紫檀草墩木座及其底部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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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下。欽此」。於五月十一日郎中白世秀、員

外郎金輝將「漢玉駱駝座子，放大合牌樣一件，

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，奉旨照樣准做，其槽

子要與駱駝玉座一般平。欽此」。

　　即使已經看過與核准設計樣稿，乾隆皇帝

仍然不放心，在製作過程中監看半成品。於五

月二十一日郎中白世秀、員外郎金輝將「未完

活計，漢玉駱駝紫檀木座一件，持進交太監胡

世傑呈覽，奉旨雕做。欽此」。

　　在配置木座期間，乾隆皇帝下令為二件玉

器刻詩。乾隆二十三年《活計檔‧如意館》四

月十九日：「⋯⋯漢玉駱駝漢玉人，俱照原粘

本文詩刻做。欽此」。14木座御製詩的刻字時間

則在六月七日完工之後。同年《活計檔‧匣裱

作》六月七日：「郎中白世秀、員外郎金輝，

圖5-a　清　乾隆　玉獸面紋鉞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故玉002168　

將漢玉人一件、漢玉駱駝一件，配得紫檀木草

墩座，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，進訖。」後記：「交

茂勤殿刻字」。15

　　最後，乾隆皇帝也為這件作品安排了陳設方

式與地點。《活計檔．匣裱作》五月十四日：「交

出一面玻璃楠木匣一件，係博古格有地方」。

雖然院藏〈玉人牧駝〉不見原先的玻璃楠木匣，

但是從同樣收貯於養心殿文物之玻璃木匣（同

樣都是呂字號），例如：清乾隆〈玉獸面紋鉞〉

（故玉 2168／呂－一九一六）、清乾隆〈玉雙

鳳方壺〉（故玉 2169／呂－一九三四），（圖

5-a、5-b）同樣都是「一面玻璃楠木匣」的樣式，

應可作為〈玉人牧駝〉玻璃楠木匣外觀之對照。

　　從上述《活計檔》資料顯示，乾隆皇帝不

只是下令製作玉人、著配木座與刻御製詩，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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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還持續性地參與監製，並在製作過程檢視作

品有無偏離他的意旨或想像。總之，通過造辦

處的作業流程，乾隆皇帝個人的喜好與品味，

最終得以充分展示在〈玉人牧駝〉作品上。

試解〈詠玉人牧駝〉詩
　　〈詠玉人牧駝〉御製詩由「詩題」、「詩

序」、「詩正文」與「詩註」構成，「詠玉人牧駝」

為詩題，「漢玉駝，蓋炎劉時物也，命玉工製

人立其旁，儼如司牧狀。」為詩序，詩正文如下：

　　茂陵劉郎志吞胡，匠肖胡産琢㻬琈。

　　用誌弗忘置座隅，千年出土雙峯孤。

　　如聞鳴 過塞途，金鈴繢罽何湏渠。

　　�配以司牧事例朱，試問氏族奚答諸，　　 

是人姓李非姓蘇。

圖5-b　清　乾隆　玉雙鳳方壺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故玉002169

詩註位在「配以司牧事例朱」詩句之後：「元

朱德潤考古圖載，至治中，趙伯昻得古璊玉馬，

姚牧菴以黃玉人贈之為副，如司牧者，茲畧仿

其規製云。」16（圖 6）

　　〈詠玉人牧駝〉詩收錄於《清高宗御製詩

二集》之卷七十八，該卷共收錄戊寅年（乾隆

二十三年）乾隆皇帝所作的古今體詩一百二十一

首。

　　從詩體來看，〈詠玉人牧駝〉詩是一首古

體詩，而且恰巧與漢武帝劉徹廣為人知的〈秋

風辭〉詩一樣都是九句古詩，雖然有可能是巧

合，但不排除乾隆皇帝試圖在文學造詣上與漢

武帝隔空較量。詩正文第一句：「茂陵劉郎志

吞胡」的「茂陵劉郎」即是指劉徹，茂陵正是

漢武帝劉徹的陵墓，但是漢武帝征服西域的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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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又何嘗不是乾隆皇帝的志向。

　　詩正文最後一句：「是人姓李非姓蘇」則

是呼應第七句：「配以司牧事例朱」，以自問

自答的方式表述玉人司牧是何人，透露出對待

胡人的態度。司牧有官吏或主管畜物官員的意

思，漢朝最有名的蘇姓官員應當是蘇武，似無

太大的爭議。漢朝知名的李姓官員則有許多，

例如：李廣、李陵、李廣利等。李陵和李廣利

最後都投降匈奴，而李廣雖曾遭匈奴俘虜，但

司馬遷卻給他較高的評價。《史記‧李將軍列

傳》：「廣居右北平，匈奴聞之，號曰『漢之

飛將軍』，避之數歲，不敢入右北平。」且唐

詩〈出塞〉：「秦時明月漢時關，萬里長征人

未還。但使龍城飛將在，不教胡馬度陰山。」

此處的龍城飛將，也有很多人認為就是李廣。

因此，姓李的玉人司牧以李廣的可能性較大。

　　「平定回部」是乾隆皇帝十全武功之一，

從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）打到乾隆二十四年

（1759）才竟全功，將天山南路重新納入清朝

版圖。〈詠玉人牧駝〉詩的意境，就像是乾隆

皇帝在抒發對西域各氏族之胡人不再寬容對待

的態度，而改以將胡人視為駱駝般牧養的處置，

而這駱駝旁配以司牧的玉人，自然不會是被匈

奴囚禁於北海牧羊的外交官蘇武，而是令匈奴

聞風喪膽的飛將軍李廣。

圖6　元　朱德潤　《古玉圖‧璊玉馬、黃玉人》　取自《叢書集成新編》，臺北：新文豐出版社，1985，冊48，頁55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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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語
　　從〈詠玉人牧駝〉詩以及《活計檔》的資

料顯示，院藏〈玉人牧駝〉這組件作品在乾隆

二十二至二十三年完成配製與組裝，乾隆皇帝

經由欣賞「玉駱駝」時的「物感」而「觸景生

情」，看到駱駝這種異域動物，令他聯想到西

域胡人。又因有感於「平定回部」戰事的進行，

寫下〈詠玉人牧駝〉詩，展開為「玉駱駝」配

製司牧角色的「玉人」，以及著配「紫檀草墩

木座」的歷程，並將詩刻於座底，最後配上「玻

璃楠木匣」，陳設於養心殿的博古格。

　　〈玉人牧駝〉是由乾隆皇帝主導製作與組

成，〈詠玉人牧駝〉詩流露出他深信自己比漢

武帝劉徹更加了不起的心態，沒有御製詩的「玉

駱駝」，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玉器。但是在乾

隆皇帝的主導下，為「玉駱駝」配上「玉人」

與「木座」，並刻上御製詩，形成一件有故事、

有畫面的精彩作品。從這件由乾隆皇帝監製的

〈玉人牧駝〉玉器作品，再次看到乾隆皇帝的

品味與乾隆品牌形成的過程。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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